
香港返工这回事深度

你的社区，我的工作，他的DQ——“非建制派”区议员助理失业记

经历区议员助理工作的常规和例外，他的地区劳动琐碎、有意义且与时代共振，直到为新时代不容。

“非建制派”区议员助理阿明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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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编者按】“其实你返工有咩做㗎？”——这个问题，你有问过别人或被人问起吗？

这个来自日常的问题，启发我们开启“返工这回事”这个新栏目。在当代社会，工作主宰我们的生活，既定义个人的身份，亦维系社会的“正常”运转，但在“隔行如隔山”的区隔中，我们并不容易
看见彼此——从恒常的工作劳动，到行业内的语言词汇、职场文化、人际关系、性别分工、权力层级以至价值体系。借此栏目，我们希望打破边界，深入聆听多位“打工仔”的行业见闻，不但走
进社会各行业的“贴地”日常，亦从职业的视角观照当代社会的切面和现象。

踏入2024年，香港新一届区议员走马上任。政府改制后的首届区议会，无论是深耕社区的资深区议员，还是2019年冒起的素人区议员，只要不属建制阵营都“入闸”无门，全面清零。他们既失
去服务居民的机会，也面对实在的失业问题。同样失业的，还有数十名历经2021年宣誓风波和辞职潮的剩余“非建制派”区议员助理。这期“返工这回事”访问非建制派区议员助理阿明（化
名），过去10年他先后担任5位区议员的助理，曾在常规下工作，也亲历反修例运动后的区议会例外时刻。从他的视角出发，我们将看到地区工作者亲历的大事小事烦心事，也看到政治浪潮如
何与社区共振。

粉碎纸张、收拾办公室、点算归还政府的物资，并和街坊好好说再见，在议员助理生涯的最后一个月，阿明忙中带闲，迎接这场预先张扬的失业。

“一定不舍得，某程度象征地区工作生涯的完结。”阿明这段日子百感交集，不舍得和各位街坊的情谊和连结，同时感到迷惘，不知道之后找什么工作。

十年前，阿明在中学毕业后便兼职区议员助理，“当时要找工作，顺便自己又想学一下地区的东西，就这样入行了。”后来，他在2013至2023期间，断断续
续待过五位区议员的办公室，既当过民主派大党区议员的助手，也做过无党派素人区议员的助理，服务过港岛公屋社区，也扎根于新界新市镇。

作为助理，他分担区议员的“常规工作”，是居民的填表员、恶邻的调解员和地区事务的杂务员。而在后2019年区议会的“例外时刻”，他与区议员上司亦参与
政策倡议和政治异议，目睹不少“异想天开”的区议会活动。

这份工作琐碎、有意义且与时代共振，直到为新时代不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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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非建制派”区议员助理阿明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地区求助站

“维持办事处开放已经是一个工作。”

从星期一到五，朝九晚六，有时收晚一两小时，阿明的主要工作是维持议员办公室“门常开”：听电话、收信件、协助居民。阿明说，自己和区议员上司的工
作有很大部分重叠，彼此也是“战友”的关系，只是要分担更多的杂务。

在公屋区，议办是不少居民聚脚点，他们会过来打趸吹水（流连聊天）。阿明常常做官民之间的第一接触点——既提供官方资讯，也帮街坊填表和出信。

表格何其多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填，尤其是区内的老人家。公屋申请或调迁表、消费券、长者生活津贴、高龄津贴（生果金）、乐悠咭（长者2元乘车优
惠八达通）和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计划（低津）都是阿明经常帮忙填写的表格。

“全宇宙最烦的一定是低津。它要将全家人半年的工资计算一次，然后还要再写一大堆资料，每一个家人都要交身份证副本；然后又要计他工时多少，是否合
资格拿低津，这是很长时间的过程。然后九成情况是，资料都是不齐全的，第一次资料一定不会齐，因为太多东西填了。”

对阿明来说，填写社会福利表格还是应有之义，但有一些填表工作他则想婉拒，像申请回乡证、中港通关后的健康码、安装“安心出行”。“那些老人家真是不
懂的，因为都不用电话，怎会无端懂得填那个健康码。我有时很想拒绝，不过算了。”

社会福利大排长龙，有时居民寄望区议员在填表之外，还会帮忙写信给政府部门，加快进度。像公屋调迁，有住户因医疗需要（如坐轮椅），希望搬到大一
点的单位，也有住户因家庭成员人数增加，一家八口太拥挤想分户出去。阿明说，区议员或有机会促使房委会加快调迁，但这不是区议员正式的权力，而区
议会的信件也越来越无用。

“起码以前他们会看，但现在他们就直接说不会处理，只会看社工和医院的。”



2022年1月13日，大围一个小型美化工程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生命中不能承受的渗水

活在香港，生活多烦恼。假如遇到家居渗水、噪音和鼠患问题，烦恼倍增。阿明坦言，区议员有时接到这些求助，也常常爱莫能助。

渗水往往由水管老化、欠保养造成，严重者可致滴水，石屎（混凝土）剥落，钢筋暴露。阿明说，按程序渗水问题通常要通知大厦管理公司，然后“报案”食
环署和屋宇署组成的联合渗水办事处，而居民找区议员“只是加一点压力”。

“管理公司就很复杂，我都不明白为何同一栋公屋大厦可以分为租和买，楼上是买的楼下是租的，然后有两间管理公司。”（编按：政府于1991年推出租者置
其屋计划，让指定屋邨公屋租户可以购买居住中的单位）

待报案后，职员就上门调查，并邀请楼上住户做色水测试，看看渗水源头是否在此——这还是顺利的情况，阿明指多数情况住户都不会让职员入屋，要出很
多封信，弄很久食环署才可跟法庭申请手令，要求住户开门。

在这个等待过程中，水照渗、石屎照跌，住户心烦，实在等不及便自掏腰包找公证行检验，希望有更大的议价能力，再循小额钱债审裁处追讨。

“住户大部分情况第一时间都找保安，但有时管理公司被认为放软手脚，处理不好，居民才找区议员，觉得可直接和管理公司和政府交手。”

与渗水一样，噪音问题同样困扰不少居民。阿明说，有些噪音问题牵涉室外环境，如马路的水渠盖装得不好，车辆驶过就有声响，但更常见的是邻里之间的
互相投诉。“我最近就听到街坊投诉人家做饭太大声，剁肉饼之类的，但那是合理的做饭时间，又不是凌晨两三点切肉饼。”

阿明说，噪音管制条例只规管晚上十一点后，很多时也阻止不了其他人制造声响。“你上去的话，什么噪音都没有了。有一天你被人拍门，你也不会继续制造
噪音嘛。”有一次，阿明的区议员办公室、管理公司和几层住户都听到噪音，但最后都不了了之，因为很难确切查到是谁制造噪音。

“说真的，我们有什么权力呢？最多是尝试协助双方自行处理和调节。如果他们各执一词，我也没有办法。”

在社区中，区议员除了兼顾人的问题，还常常要处理鼠患。阿明曾待过一个社区，街市有大量老鼠，居民夜晚一下巴士就见到老鼠巡游大叫。阿明和区议员
上司联络管理处和食环署商讨治鼠方法，尴尬的是街市只出动老鼠笼，里面的食物是薯仔，“老鼠也不是傻的”，薯仔远远不够街市的肉汁、血水和湿货吸
引。

“问题是这个街市不是公营街市，而是私人街市，食环署只能提意见，不能强行清洁。”阿明说，最重要的是业主立案法团和管理公司，如果他们不做事，区
议员也没有办法。

荃湾区议会曾耗费七十万元兴建的一座巨大鹅形雕塑，用意在凸显“深井烧鹅”的特色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地区民意、地区工程、地区活动

对区议员来说，相对有实权的是反映地区民意，改善社区环境和拨款社区活动。

阿明说，每区的区议员都代表自己那区，一定会争取为自己那区说话，“每个区区情不同，大家便开始吵架。”举例来说，有些区恨不得快些兴建地铁延线，
有些区则觉得地铁不需要到楼下，反指这样做会破坏原有社区环境和设施，“其实他们全部都是民主派，但都有这些冲突。”

巴士路线同样如此。每年运输处在各区都有巴士路线计划，召集同区所有巴士公司到区议会，一同制定来年方向，如加减班次，开新路线等。“关于巴士线怎
样行经自己的区，他们会吵架。巴士不经过会吵，如果加多一个站，又会说行车时间长了那些。”阿明说，除非太过天马行空，巴士公司若觉得有需求、可
行，一般都会考虑调整巴士路线。

在区议会层面，区议员亦需要跟进和提出地区工程。阿明称，区议员经常和政府部门视察地区工程，如修复水渠、道路建设等；在区议会，也设有“地区小型
工程计划”可以供区议员申请拨款，常见的工程包括花圃、避雨亭、栏杆、巴士站上盖、公园游憩设施。

根据“地区小型工程计划”，各区议会选区获得的资金不同，但每年全港总拨款资金达3.4亿元。

阿明的工作正是协助区议员上司阅读小型工程文件，撰写小型工程计划书。阿明指出，有些小型地区工程相当尴尬，社区的意见并不容易平衡。简单如新建
一条狭窄行人路的上盖，有人觉得建一定比不建好，毕竟可以挡雨，但建完后道路变窄，下雨时行人堆在一起，窄上加窄......

除了小型工程，区议员还负责审议“社区参与计划”拨款。简单来说，政府每年向区议会拨款4.6亿元，供合资格团体申请拨款，这些活动有些是社区联谊，如
饮茶、旅行团、跳舞班、音乐班等，较大型的则有庆祝活动、体育活动。

阿明说，由于区议员不能用自己名义申请活动资助，无论是建制派，还是民主派大党，其实都有一些友好团体申请社区活动，部份活动也邀请区议员出席。

不过，无论是“地区小型工程计划”还是“社区参与计划”，区议会的权力近年都受到削减。在2021年宣誓风波后，全港区议员的人数只有原初的三分之一左
右，政府提出暂停区议会就社区参与计划和地区小型工程的角色，改由民政事务总署、康文署等听取地区意见后提议项目。

“民政决策会咨询区议会，但（我们）很被动，没有投票权。其实区议会的权力已经很小，现在还要更小，小到无伦。”阿明说。

在新一届区议会上，政府称区议会是非政权性咨询组织，因此“不会有一些拨款权或审批权”，换言之区议会的拨款权不会归还。

2023年11月10日，电车车上的区议会选举广告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在地区讲政治

在地区做议员，民生议题往往行先，但区议会也被视为民主运动的一个阵地，甚至是立法会选举的“地区桩脚”。对阿明来说，在地区讲政治并不容易，往往
是要先建立关系和信任，才慢慢渗一些政治讯息。

“始终你也不会无端跟他说： 喂支持民主、反对廿三条立法、问题都是因为没普选。”

阿明与区议员上司通过举办长者手机班、量血压、法律咨询等活动，有时更会组织旅行团，尽可能多接触居民。“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关心问候的途径，这样
容易打开他们的话匣子，接触多一些街坊。”

“当年我也有去中国旅行，坐旅游大巴出发。去到区议员就跟大家说‘玩得开心点’之类。”回想起这类旅行团，阿明指出活动很依赖区议员的资深义工，她们
往往能一呼百应。

在阿明看来，社区工作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。“你很难立即无端跟他说政治议题，你要用一个很长的时间，才有机会跟他谈如何去看待一些大议题。可能你隔
了很长时间，才可以跟他说一句‘你今天有没有看报纸？’”

亲身讲政治难，海报宣传也不易。阿明说，在公屋区贴海报要管理处帮忙，“不批就是不批，背后实质有审查。宣传游行一定不可以，议题就看情况。”在私
楼区，则要看业主立案法团的取态，有时以“政治宣传”为由拒绝张贴。

整体来说，阿明认为地区与大政治的关系一直比较疏离，直到2019年。

2019年11月24日区议会投票日，将军澳景林邨票站，距离投票结束时间尚余半小时，票站外仍有许多市民排队，等候投票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例外时刻：后2019年的区议会

在反修例运动期间的区议会选举，逾七成投票率创历史新高，非建制派囊括逾八成议席。与此同时，长期被压抑的社区意识受到激活。

阿明认为，2019年前区议员由建制派或非建制派做未必分别很大，毕竟都聚焦民生，少谈政治；但2019年后，“人跟社区的联系不同了”，“多了不同阶层、
不同年龄的人出来”，而他们对区议员的期望和要求也不再一样。

“以前很多时是求助者和帮助者的关系，但2019年后形势变了，多了互动，区议员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态。”

在2019年区选后的一段时间，社会运动仍活跃于各个社区。“十八区都有政治活动发生，有人自发在区内进行政治行动。以前是不会有这些事情，全部都只
是在中环、铜锣湾发生，从来都是在中环同一条路，连后面那一条街也不会有事发生。”

当社会运动走进社区和大街小巷，阿明要和区议员上司紧密留意事态发展。“当区有人被拘捕，就要立即回去。那一期很流行在TG（telegram）喊救命，那
要立即回到地区，尝试看看什么事，或者地区有冲突，要落场去看。”

在阿明工作的社区，由于管理处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，允许警察入私人屋苑搜查，引起部份居民不满，遂召开大会讨论管理公司的政策。再进一步，有些
居民开始质疑业主立案法团的认受性，认为他们立场亲建制，不能代表居民的声音。后来，更有一群求变的居民参选业主立案法团，以至自组街坊团体“守望
社区”。

这种“抢法团”的举动，阿明说在当时并不少见。而居民关心法团不单是政治倾向，往往与楼宇大维修有关。香港楼龄达30年或以上的私人楼宇需接受强制验
楼修葺，业主动辄要支付数万元到数十万的维修费，当中法团负责招标承建商，过程有“围标”（串通投标）和“利益输送”的空间。有居民发现旧法团有诈，
就自告奋勇出来参选。

随著“非建制派”议员的进场，阿明也见证后2019年区议会的开会文化和讨论议题发生很大变化。“因为民主派主导了整个区议会，变成民主派和政府之间的
斗争，建制派已经退缩一旁，没有那么大的角色。”对新进区议员来说，他们开会的时间更长，对官员的要求更高，而好多网媒也关心区议会，直播区议会，
甚至区议会亦探讨可否官方直播。

阿明指出，区议会大会有不同的政府官员出席，非建制派区议员就利用这些机会提出质问、动议和临时动议，临时动议通常即场用A4纸写就可以，然后提案
人讲一轮，政府部门再回应。

在当时，最瞩目的场景之一是2020年5月时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席元朗区议会大会，会上多名民主派区议员就721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、831太子站事
件向处长提问，并要求彻查721事件。

不过，就算区议员与官员在会上争锋相对，实质改变的事情不多。阿明坦言，区议会在香港制度上没有太多实权，至多只是舆论施压。“区议员顶多是督促、
提醒的作用，而不是监察，因为监察有牵制的效果。区议员只是有影响力的KOL，其实也不是很有影响力。”

“政府来到都是答官腔，那动议也没约束力——立法会都没约束力，难道区议会有吗？”

区议员办事处的碎纸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区议会不讨论全港议题

更何况，政府官员来了也可以离席。2020年8月，时任政务司长张建宗发指引，表示若区议会议题属全港性质等，官员可不出席区议会会议。

阿明忆述，当时政府面对很多大政治议题（如“明日大屿”、“平反六四”），常常指内容违反区议会法定职能，拒绝提供秘书服务，并即时拉队离场。

阿明与区议员上司就试过提出多条关于LGBT的问题，然后政府代表离场。

“以前十八区议会都讨论‘反对占中’，那时候又不说是全港议题？后来到2020年，他才不断说这是全港议题。”翻查资料，香港政府曾把全港议题，如政改或
高铁一地两检方案提交各区区议会寻求支持，以图在立法会以外得到民意认授。



尽管如此，阿明说当时的区议会仍有触碰一些始料不及的关键问题。“现在回看都觉得几好笑，譬如我们关心三会委任，怎料到现在三会这么重要。那时候说
希望有三会界别的划分、委员的名单、会议的报告、联络方法等。”

所谓“三会”，指的是“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”、“地区防火委员会”和“分区委员会”，成员均由政府委任，当中不乏区议员、地区人士，绝大部分为建制派。在
2023年区议会选举，任何区议会直选界别参选人皆需取得每会各3名委员提名，但政府拒绝公开“三会”联络，引起争议。

阿明指，当时的区议会亦创造空间，推进以前少人关注的社会议题。在2020年7月，葵青区议会通过拨款，预留20万元作性教育活动。另外，有区议会也讨
论社区的单车政策和回收等问题，不少议办更设有回收箱供居民使用；有些区议会则探讨儿童议会，希望将儿童及青少年的声音带进区议会。有见于社区缺
乏正式的公共表达空间，有些区议会也提倡成立社区民主墙。

在2020年的香港同志游行，除离岛区外，17区区议会亦通过成为支持机构。不过，游行最后受到警方以疫情为由的反对通知书，改在网上举行。

在推进新议题的同时，阿明说，很多区议员见到旧有的建制活动就否决，尤其是“社区参与计划”中多项庆七一回归和十一国庆的活动拨款。另外，在2020年
6月初，17区区议会举行特别会议，通过议案要求撤回港区国安法。

其后，这种区议会的新局面被政府控制。随著2020年港区国安法立法和2021年宣誓风波和离职潮，无论是区议会还是市民的社区参与都归于沉寂。

2019年7月6日，“光复屯门公园”行动，一名疑似歌舞团的表演者遭示威者围骂，期间双方互相向对方泼液体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价值冲突：性工作和卖唱

区议员的工作是为民服务，在阿明的工作生涯中，也遇到居民的需要和想法与自己有冲突。

有一次，有居民投诉当区有“流莺”（性工作者），引来很多男人，觉得大厦很危险。阿明不认为性工作是问题，“其实我有点生气，但我很礼貌地跟她说：其
实香港性工作是合法的，一楼一是合法经营的。”阿明自言做不了什么，只好这样回应居民。

另一次价值张力则关于卖唱。自2019年夏天，有表演者（通常被称为“大妈”）被指在屯门公园大声卖唱，行为不雅，居民不满，到场抗议康文署放任噪音滋
扰，并要求禁止行乞、不雅之活动。阿明在2020年初，便需要陪同区议员到场监察。

有一日，表演者和示威者爆发激烈口角，场面混乱，一罐黑啤差点扔中阿明。本身也曾在公共场所表演的阿明坦言，自己内心纠结，“我觉得人们卖唱是没问
题的，但就接受不到两边这么冲动地碰撞。不过是两难的，那时候真的有点过份，因为屯门公园好像被‘大妈’霸占了。”
“问题是怎样商议如何使用公园空
间，但很可惜没有这个机会，因为两边都争持不下。”

在压力之下，政府最终修订《游乐场地规例》，加强管制公园内的噪音滋扰。讽刺的是，后来阿明在其他公共空间街头表演，警察引用同一条法例警告，使
其知难而退，结束表演。

“非建制派”区议员助理阿明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失业、人才荒

回过头来，阿明工作中的价值冲突已经算是happy problem。随著政府大幅收紧区议员参选资格，阿明的区议员上司没有寻求连任，事实上也没有任何民主
派区议员能入闸参选——阿明的地区工作生涯等同被DQ了（Disqualify，取消资格）。

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阿明有时想赚钱、有时想学习、有时作为政治参与而做区议员助理。在年少气盛时，阿明直言很难不去想“与其花这么多时间做区，不如
去示威游行更好”，但后来慢慢明白，人家也忙也要上班，社区工作还是有价值。

不过，无论多么雄心壮志，阿明说地区工作很多时也“爱莫能助”，“说真的整个大政策都改变不了，其实都不能带来什么影响。区议员只是一个很小的齿轮，
推动不了整个东西。”

在政府改制后，再三强调区议会属“非政权性的区域咨询和服务组织”，并改由民政专员任区议会主席，使其等同行政机构的延伸。在阿明看来，“区议会从来
都是咨询架构，没话事权，当然立法会都是，都是被阉割的畸形架构。”

“（政府）好一点才理你，不好可以不理你。”阿明说。

迈进2024年，阿明正式失业。在香港市道低迷的时候还没找到工作，他也成为整个民主派区议员和其助理失业大军的一员。以他理解，类似背景的区议员和
助理转投各行各业，有些也离开香港。

回望这十年的工作经验，阿明感到可惜，但不觉浪费青春，因为这是一段珍贵的人生经历。尽管不能做回本行，但阿明相信自己累积的经验、学到的与人相
处技巧可以转化到人生的下个阶段。

另一边厢，据报建制派新丁区议员助理人才供不应求，尤其是间选、委任议员。

“哪有这样多熟手员工？以前反对派辞职后遗留下来的，大家又可能怕‘出事’未必敢请。”有候任建制派议员在上述报道说道。

而阿明，并没想过转投建制。

区议员办事处正在执拾中的物资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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